
第一章 新娘死而復生

「小姐……小姐！」

淒厲的哭喊聲來自趴跪在床邊的兩名丫鬟，其中一人緊緊抓住床上那人的小臂，

難過的情緒令她雙肩顫抖不已。

一身紅袍的翟宇舜站在一旁，臉色鐵青地看著眼前情況，他的右拳緊緊握著，像

是隨時要出手揍人一般。

屋內與翟宇舜的衣裳一樣處處皆為紅色，紅燈籠、紅喜字以及紅色羅紗帳，這些

喜氣洋洋的象徵與此刻的氛圍產生強烈的對比。

半彎著腰站在翟宇舜身旁的胡大夫偷偷抬眼看了看四周，很小聲道：「還請爺節

哀順變。」說完便小步小步地向門邊退，一踏出門檻，飛也似的加快腳步離去。

他怎知只是來參加個喜宴竟還得救人，重點是人還沒救成，為免有人將氣撒到他

的身上，還是先走為妙，銀兩他也不想要了。

胡大夫邊走腦中邊思忖，翟家好不容易娶進首輔的女兒，等著能飛黃騰達，怎料

喜事竟變喪事，翟家還真倒楣。

胡大夫這想法是對也是錯，雖說娶首輔女兒對翟宇舜的官職必然有利，但在迎娶

前翟宇舜的名聲早已響遍京城。

翟家過往世代出名將，高祖父征戰有功，拿了個國公爵位，世襲三代，曾祖父與

祖父皆為閣老，備受朝廷重用。

只是這風光名門，卻敗在翟宇舜的父親翟單這代，翟單底下還有兩名弟弟，三人

卻皆資質平庸，兩位弟弟甚至都未留下子嗣便戰死沙場。

翟單身為翟家獨苗，最後只做到了禮部郎中之位，加上翟單喜飲酒，在三十歲時

就把自己喝死了。

翟家自此只剩寡母孤子，人口單薄，世家名門也不再來往，漸漸地京城人便忘了

翟家的過往光景——直到去年。

翟宇舜天生聰穎，十六歲便高中狀元，但這還不足以讓翟宇舜這名字在京城發光

發熱，翻轉翟家命運的是去年的南蜀之戰，二十一歲的翟宇舜首次帶兵出征就生

擒南蜀大將，逼得南蜀寫下降書，結束了這場纏鬥了八年的戰爭，奪下兩州。

翟宇舜班師回朝那日，必經的街道人山人海，甚至沿路的茶肆及酒樓都被包下，

大家都是為了一睹翟宇舜的風采。

翟宇舜回京前城內就已有不少關於他的傳聞，傳來傳去自然是會走樣，但其中的

共通點皆是他生得甚是好看，光是衝著這一點就不知有多少貴女花大錢也要搶下

路旁雅間。

柳定卉就是其中一個，那日她在酒樓窗台，一見到翟宇舜的騎馬英姿便為他傾倒，

劍眉挺鼻，寬肩窄腰，她當下就決定了——她要嫁給他！

柳定卉是當今首輔柳山青的女兒，柳山青夫婦老來得女，對她溺愛得不得了，再

加上兄長柳定辰大了她十五歲，自然也對小妹疼愛有加，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柳

定卉遂養成了任性至極的性子。

那日後，柳定卉不斷央求父親允她嫁給翟宇舜，若是從前的翟家，柳山青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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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答應，但如今的翟宇舜可是官拜刑部侍郎入了內閣，年紀輕輕就已爬到正三品，

前途似錦。 
柳定卉去年就已及笄，前來說親的人可是絡繹不絕，但只要柳定卉不願，柳山青

就不想勉強讓她出閣，這可是他的寶貝女兒，就算拖到了二十歲也無妨。 
但如今女兒有了意中人，他若不允，她定會照著三餐哭鬧，不鬧到他點頭不會罷

休。這就是女兒的性子，全天下還沒有她求不來的東西，只因有疼愛她的一家人。 
多方考量翟宇舜的身家後，就算再不捨柳山青還是允了，於是首輔進殿請求康聖

帝賜婚。 
柳山青本就是康聖帝的親信，康聖帝也見過柳定卉不少次，這小女子性子雖刁鑽

卻擁有嬌俏傾城的美貌，要不是柳山青明白說了要讓女兒自己選夫君，康聖帝還

真想替她擇段良緣。 
如今她有了心上人，想必柳山青也不必再擔憂女兒的終身大事，如此思量後康聖

帝歡欣應允，很快，一道聖旨突臨翟家，讓翟宇舜與賀氏是驚訝大過於喜悅。 
升官的歡快才不過幾日，這道賜婚聖旨便沖涼了翟宇舜的熱血，他滿懷厭惡，厭

惡那些以為手握權勢就能為所欲為的人，那些人任意操縱著他的人生，逼他娶一

名以刁蠻任性出名的大小姐，完全沒問過他的意見。 
然後現在大小姐又莫名其妙的死了。 
翟宇舜的右拳像是快要擰出血來，他將憤怒全包裹在手掌心，以免自己失控。 
大婚當日柳定卉就墜湖身亡，他已能預料到接踵而來的會是對他數不盡的懲罰，

首輔的喪女之痛必定會全部報復在他的身上。 
他才剛光耀門楣沒多久，如今又得失去一切。 
遠處忽傳吵鬧聲，翟宇舜早已下令讓底下人招呼賓客離開，所以來者是何人很好

猜。 
「翟宇舜你這王八蛋給我出來！」 
一進院落就叫喊的男人推開阻止的小廝，直往房裡衝，當朝首輔柳山青攙扶著夫

人苗氏跟隨在兒子身後。 
方才還在努力救治柳定卉，因此翟宇舜並沒有第一時間派人通知柳家，但他自知

賓客裡定會有人傳遞消息，不出他所料，柳家人立刻尋了過來。 
本就十分焦躁不安的賀氏聽到罵聲更覺害怕，她來到翟宇舜身旁，顫抖著聲問：

「舜兒，這該如何是好？」 
翟宇舜安撫著母親，「沒事，您別擔心。」 
柳定辰衝進喜房，看見躺在床上的妹妹，頓時怒不可遏，直接上前給了翟宇舜一

記拳頭，賀氏尖叫著，一時間小廝、嬤嬤全擠到兩人中間，阻止柳定辰的攻擊。 
柳山青和苗氏一進門只見一團亂，柳山青立即喝斥兒子住手，柳定辰這才肯放過

翟宇舜。 
翟宇舜挨了柳定辰兩拳，但無意還手，他自知現在自己說什麼都是錯。 
「女兒……我的女兒……」苗氏向床鋪走去，卻是雙腿虛軟，還得靠柳山青將她

扶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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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喜床上的柳定卉全身溼透，丫鬟為了不讓人看見她的身子替她蓋上了被子，

她的面容除了比較蒼白，看起來就和平時無異，這讓為人父母的如何能接受女兒

的離去？ 
苗氏聲聲哭喊著柳定卉的名，趴在她的身上求她起來，柳山青與柳定辰見狀也忍

不住流下眼淚，賀氏同樣為人母，能明白苗氏的心境，站在一旁也拿著帕子拭淚。 
唯有翟宇舜不替柳定卉感到悲憐，若是最初她不要執意想嫁給他，也不至於莫名

其妙跌入湖中丟了性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柳山青顫抖著嗓音問，看向兩名陪嫁丫鬟後又看向

翟宇舜。 
翟宇舜亦想知事情的前因後果，他今日忍了如此久，忍過拜堂，忍過入洞房，他

配合著行完了所有儀式，最後在揭起她的蓋頭後認為大功告成，不願與她喝合巹

酒便自行離開了喜房。 
「妳，說清楚我離開後發生了什麼事。」 
綠蓮意識到翟宇舜是在與她說話，趕忙將跪著的身子轉向他。「爺離開後，喜娘

打著圓場說爺定是要去外頭招呼賓客，要小姐安心坐帳待爺回來，但小姐坐了半

個時辰後就不悅了，說鳳冠令她脖子疼，要奴婢替她卸下，接著要奴婢去外頭探

探狀況。」 
柳定辰忿忿不平，「才剛進你們家門，你竟就如此冷落阿卉——」 
「你先讓她繼續說。」柳山青制止兒子。 
「奴婢回來告訴小姐，整個院落內沒半個人，小姐便發怒了，不顧奴婢們阻止逕

自出了喜房，小姐本想離開院落，是奴婢們好說歹說才在湖邊留住了小姐，接著

小姐便說她餓，但喜房內只有一些喜果，於是奴婢出了院落打算去拿點吃食，綠

荷則是去院內的小廚房燒水。」 
「妳們離開了多久？」翟宇舜問。 
「約莫一刻鐘，那時奴婢回來經過院外的湖泊，驚見小姐漂在水上，奴婢趕緊進

去喊綠荷出來幫忙，幸虧小姐離岸邊不遠，奴婢們一起將小姐拉了上來，趕緊抬

回屋內，接著奴婢又跑出去喊人來幫忙。」 
這些話並沒有令翟宇舜的表情改變，他的冷漠讓柳定辰再次感到氣憤，他衝上前

揪住翟宇舜的領口。 
「這樁婚事本就不如你意，你都如此給我妹妹下馬威了，是不是你故意害死她

的？」 
「柳少爺，舜兒絕對不可能做出這種事！」這指控太嚴重，賀氏趕忙過來緩頰。 
翟宇舜睨著柳定辰，冷靜回道：「令妹落湖時我人在外頭接待賓客，從未離開，

直到有人通報我才過來的。」 
翟宇舜以令妹稱柳定卉而不是內子，明顯就是不將她看作自己的妻子，這讓柳定

辰更加光火。 
「這裡都是你的人，你有需要自己動手嗎？」柳山青轉身面對翟宇舜。 
柳定辰的指控是一回事，現在連首輔也這樣說，情況可是嚴重了千倍萬倍，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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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會直接上告皇上的呀！ 
賀氏更急了，張口欲解釋，卻被床邊丫鬟的聲音給打斷。 
「小姐？」 
這回的喊叫明顯不是悲戚而是滿懷訝異，眾人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過去。 
苗氏趴在柳定卉的身上，看得最是清楚，此刻女兒毫無血色的臉龐上，兩顆大眼

正緩緩眨呀眨的。 
喜房內登時鴉雀無聲，苗氏更是忍不住向後退去，柳山青即時攙扶住她的雙臂，

將她拉站起身。 
「小、小姐？」綠荷小心翼翼地喚了一聲。 
床上的人再次緊緊閉上雙眼，柳眉緊擰，用氣音道：「好冷……」 
綠荷及綠蓮聞言立刻跳起來，「小姐，奴婢立刻替您更衣！」 
除了翟宇舜，屋內眾人皆像是失了魂，翟宇舜雙眼微瞇，不敢相信她竟然沒死。 
事發時當他抵達喜房，柳定卉已被兩名丫鬟抬至床上，他知道賓客中有一名大夫，

便立刻讓童紹去請人。 
胡大夫一來號脈就說柳定卉已無心跳，賀氏焦急得要胡大夫仔細地再檢查一次，

胡大夫再次號脈，給出了同樣的答覆。 
胡大夫不是新手，難道會診錯？翟宇舜覺得事情有些奇怪，且內心對於她沒死一

事不知該喜還是該憂。 
房內眾人被兩名丫鬟請出喜房，外間裡，苗氏最先開口，「太好了……老爺，阿

卉沒死，阿卉沒死！」 
七上八下的情緒讓柳山青說不出半個字，只是傻笑著頷首回應妻子。 
柳定辰沒因妹妹活過來就對翟宇舜消氣，他衝著翟宇舜罵道：「你們請的是什麼

庸醫？竟然將我妹妹誤診成已死，太荒謬了！若是錯過救治時機，你們擔待得起

嗎？」 
聽見兒子這樣說，柳山青才回過神。「阿辰，張太醫就住在附近，你快去請張太

醫過來！」 
柳定辰還是拎得清輕重緩急，他又瞪了翟宇舜一眼後便急匆匆地去請人。 
少了咄咄逼人的柳定辰，外間瞬間安靜下來，柳山青畢竟經歷過許多大事，比兒

子沉得住氣，沒有追著責備翟宇舜。 
沒多久，綠荷開了門，苗氏第一個進門，看見半坐倚著軟墊的女兒時又忍不住淚

潸潸。 
「阿卉，妳受苦了……」苗氏坐在床沿，撫摸著柳定卉的臉頰。 
面前的婦人眼中盡是疼愛，令她受寵若驚，她的一雙大眼骨碌碌地轉著，掃視屋

內每一個人的臉，最後視線停在翟宇舜臉上。 
哇，她沒見過長得這麼好看的男人，五官絕美，氣宇軒昂，令人忍不住想多欣賞

幾眼，不過那人眼神冷漠地回瞪著她，讓她有些害怕，她只好移開視線。 
「阿卉，妳可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妳可記得自己為何墜湖？」柳山青站到苗氏身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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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起眉心，他們怎麼一直喊她阿卉，她叫做姜梓然，才不是什麼阿卉。 
她閉上眼回想，她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滿了各種

醫療設備，全身疼痛難耐……難道，她死了？ 
如果她死了，那她現在又在哪？ 
睜開眼環視四周，古風建築，每個人還都身著古裝，難道她是投胎到了古代？不

對，投胎的話也該從嬰兒時期開始吧，莫非她是穿越了？ 
眾人都發現到了柳定卉的不對勁，這讓柳山青和苗氏惴惴不安。 
「阿卉？」苗氏又喚了她一聲。 
她還沒來得及回答，就聽聞外頭有人喊著—— 
「張太醫來了！」 
聽見柳定辰的聲音，柳山青趕忙請張太醫入內。 
在來的路上張太醫都聽柳定辰說了，因此張太醫沒多問立刻替柳定卉號脈，他很

是仔細不敢馬虎，若是像上一個庸醫一樣誤診，被上告至皇上那兒，他可就完了。 
張太醫的手剛放下，苗氏就急問：「張太醫，如何？」 
張太醫起身朝柳山青與苗氏一揖，「首輔大人、夫人，令嬡沒有大問題，只是身

子有些虛寒，待會兒下官開些補藥請令嬡按時服用即可。」 
柳山青招來身後下人，「快隨張太醫去抓藥。」 
「稍等。」翟宇舜出聲制止。「我們已拜過堂，她便是翟家人，這些事情理應我

們來處理。童紹，隨太醫去。」 
「翟宇舜，現在你倒是說阿卉是你們家的人了，方才怎麼不說？」柳定辰大聲質

問他。 
「方才因大家還在悲痛，所以我未提，但若要置辦後事，我自然會好好操辦。」 
他的冷酷令柳定辰更覺憤怒，「翟宇舜，答應讓阿卉嫁給你真是一件錯事！」 
「好了好了！」柳山青制止柳定辰。「阿卉無事最好，今日畢竟是阿卉的大喜之

日，別吵吵鬧鬧的。」 
柳山青沒爭，讓翟家人領張太醫去抓藥、煎藥，畢竟女兒如今確實已是翟家人。 
瞧瞧阿卉是多麼癡情於翟宇舜，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不放，甫死裡逃生竟不多看

親爹幾眼，柳山青忍不住在心中歎氣，卻依然感恩上天沒有收了阿卉。 
姜梓然會緊緊瞅著翟宇舜不放是因為聽見了他的名字，這名字她記得，因為是她

創造出來的。 
她本是大學舞蹈系的學生，剛滿二十歲沒多久就發現自己長了脊椎腫瘤，這個病

令她背痛，手部及腿部的肌肉漸漸無力，她不得不休學治療。 
她畢生就愛跳舞及素描，生病期間她已無法跳舞，只能趁著手還能動多畫畫，直

到當提起筆也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後，她什麼也做不成了。 
治療之餘她也開始看書，看很多書，什麼種類都看，她已無法親自去看這個世界，

於是她靠閱讀想像各式各樣的世界。 
也因她經常出現在圖書館，有天櫃台姊姊主動與她搭話，問了她一句那麼喜歡看

書也喜歡寫作嗎？讓她有了想寫故事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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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握不住筆，但還能慢慢打字，怎料過沒幾天她又再次進了醫院，醒來便在這了。 
翟宇舜是她故事裡的男主角，因新婚之夜首輔之女柳定卉意外身亡而被問罪，康

聖帝將他貶官至邊關駐守，因而認識故事裡的女主角，展開彼此的故事。 
而依大家喚她阿卉來猜想，她應該是穿成理應死去的柳定卉了。 
那麼現在該死的人沒死，故事接下來要怎麼演下去？ 
說到底，她寫得最仔細的便是人物設定，而真正的故事應該寫不到一百個字，她

根本尚未細想故事要如何發展。 
翟宇舜不明所以，她盯著他，他也不示弱地回視，就見她一下眉頭深鎖，一下又

歪頭不解，實在搞不清楚她在想什麼。 
「阿卉，可有不舒服？」苗氏見她神情奇怪有些擔心。 
姜梓然趕緊搖了搖頭。 
「既然如此，就讓她先休息吧。岳父岳母別擔心，翟家定會好好照顧她。」翟宇

舜順勢道。 
「阿卉，這小子如果對妳不好，妳馬上跟大哥說，知道嗎？」臨走前柳定辰不忘

叮囑妹妹，還附加給翟宇舜惡狠狠的一眼。 
姜梓然不是點頭就是搖頭，沒有真正開口說話，眾人離去後屋內只剩下她與兩名

陪嫁丫鬟。 
她想下床，手在床上移動時碰到東西，她拿起一瞧是只玉手鐲，便問：「這是我

的嗎？」 
綠荷聞言過來一瞧，搖了搖頭，「奴婢沒見小姐戴過這樣的手鐲。」 
綠蓮一想，急道：「當時將小姐抬進屋時奴婢見小姐右手抓著東西，但因忙著救

小姐所以沒空細看，想來便是這鐲子了。」 
姜梓然拿起玉鐲子瞧了瞧，見了內裡的刻字，心中有了底，她可是作者，雖然故

事還沒寫出來，但是人物設定都寫了——鐲子是害死柳定卉那兇手的。 
「小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奴婢跟綠荷不過被喚去幫忙了一下，您怎麼就墜湖

了？」 
「綠蓮，我們該改口喊少夫人了。」 
「對對，急了整晚我都忘了，爺看起來兇神惡煞的，絕不能被抓住把柄。」 
看著兩人一搭一唱，姜梓然覺得神奇極了，她設定的人物活生生的站在她眼前，

這種感覺真是難以言喻。 
綠荷內斂沉穩，綠蓮直率活潑，這是當初她簡單打下的內容，而她們的性子真如

她設定的一樣。 
她下了床，在屋裡走了幾步，又跳了幾下，惹得綠荷及綠蓮連忙阻止。 
「少夫人，您現在要好好休養呀！」 
不痛了，她走路時不會痛了！這是不是代表她又能跳舞了？ 
但這股歡欣之情是伴著惆悵的，若她在這開啟新的人生，就註定將切斷過往的一

切……但或許本來的她早就死了，她才會出現在這裡，她能有新生命，該看成是

一件幸運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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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本的她真死了……也好，爸媽就不必再為了她傷心傷財，能恢復正常的生

活了…… 
想著想著就想哭，為了轉移注意力，姜梓然吸了吸鼻子，問道：「有鏡子嗎？」 
綠荷趕忙取來銅鏡，交給她時不忘稱讚道：「少夫人別緊張，臉蛋沒傷到，依然

是那麼的美。」 
很多稱讚都是客套話，但姜梓然瞧著鏡中的自己，綠荷的一席話還真不是假話，

柳定卉生得美極了，娟秀臉龐俏麗還帶點媚，膚白如瓷，此刻隨意放下的髮烏黑

亮麗。再低頭瞧瞧柳定卉的身材，曲線玲瓏，凹凸有致，縱然她本是習舞身材也

是穠纖合度，但是胸前可沒有柳定卉雄偉。 
真是意外，她的設定主要是人物個性，從沒想過柳定卉竟會是這麼個美人胚子。 
這不禁讓她想起翟宇舜，男主角自然是得英俊瀟灑，但見到本人後她還真是難忘

他帥氣的外表，好看的人誰都喜歡欣賞，她也不意外。 
不過欣賞歸欣賞，有些事她得好好思考才行，好不容易擁有第二次人生，她可不

想被禁錮在這大宅子裡，她要把握機會去看看這個由她創造的世界。 
反正她本就不是女主角，她得離開讓位，讓真正的女主角補位進來，如此故事就

能繼續下去。 
 
 
張太醫叮囑柳定卉得靜養三日，這三日柳家人天天上門，別人家的女兒出嫁得回

門，而柳定卉不必舟車勞頓，只須待在夫家等家人來探望就好。 
柳家人天天造訪，惹得賀氏緊張兮兮，她本就是溫和不強勢的性子，過往事事依

靠丈夫，現在則仰賴兒子，若沒人靠著她的心就懸著不安定，幸虧翟宇舜放了婚

假在家，若獨留她一人，她可真擔心柳定辰又會突然大發雷霆。 
翟宇舜自然看出了母親的緊繃，遂要母親別管，橫豎柳家人只是想來看看柳定卉，

不會管他們。 
但就算兒子如此說，賀氏腦中還是轉個不停，不忘百般叮嚀他回門的禮還是得送

上，可不能忘。 
其實這三日沒出什麼亂子，柳定卉都乖乖地待在寢房，而他都睡在書房裡，除了

他意思意思做樣子關心過她幾回，兩人幾乎很少相見。 
婚後不同房，美其名是為了讓柳定卉好好休養，但誰都知道翟宇舜本就不想娶柳

定卉，分房或許他還樂得輕鬆。 
眼下柳定卉的身子重要，因此柳家人暫時未說什麼，之後若再繼續分房下去，可

就顯得翟宇舜嫌棄柳定卉了。 
兩人之後的事讓姜梓然也很苦惱，她得死，死了讓翟宇舜受到懲罰貶至邊關才能

遇到他的真命天女，問題就是她該怎麼死才好？ 
自然不能真死，她還想遨遊這大千世界，那便唯有詐死一途。 
再來的問題便是，她要詐死到哪兒去？雖說這世界是她創造出來的，但她一點也

不了解地理環境，她能知曉的只有世界觀，那是她親手打字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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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大紜朝，身為現代女性，她見不得女子委屈，所以讓大紜朝國

風開放，女子也能當官做生意，能自在在街上來來去去，她很慶幸當初設定了這

樣的背景，有利於她離開後謀生或在外走動。 
姜梓然撐著下巴坐在扶笙院的花園裡，幾日下來關愛連番轟炸，她應付得有些心

累，眼下總算能靜下來好好思考未來了。 
她知道將來翟宇舜會被貶至北邊，那她往南邊走最好，思忖至此，她隨口問：「妳

們可知道南邊哪座城宜居？」 
綠荷歪頭思索了半晌才答，「宜不宜居奴婢不清楚，但奴婢聽說榮州建安縣因有

港口開放外邦人來往貿易，所以有很多新奇好玩的玩意兒。」 
「妳怎麼會知道這個？」綠蓮好奇問。 
綠荷吐吐舌，「話本上看的，和外邦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可好看了！」 
「瞧妳說這些話竟一點都不害臊。」綠蓮點了點她的額。 
姜梓然從石椅上站起，想著榮州建安縣聽起來倒是不錯，反正也不知道還有哪兒

能去，不如就先去那兒看看吧！ 
解決了去處，接下來就剩她該怎麼死了。 
一邊想，姜梓然一邊邁開步伐，向前輕跳三步，再轉幾圈。 
她好久沒有跳舞了，這雙腿如今能自由站立奔跑，且一點也不感覺疼痛，她開心

得想像蝴蝶一般飛舞。 
她的媽媽是舞蹈老師，自己擁有一間舞蹈教室，爸爸則是高中美術老師。她從父

母那各學到了技能，只不過她喜愛跳舞多一點，所以大學唸了舞蹈系，而素描成

了她閒暇時的興趣。 
「少夫人，小心啊！」綠蓮看著主子突然跳起舞來很是擔憂。 
姜梓然沒多想，隨心而動，這想得太少的結果便是——跌個狗吃屎。 
她忘了思量這副身子與她原本身子的差異，柳定卉一個千金大小姐壓根沒做過勞

動，更別提運動了，這副身子的肌肉量嚴重不足，筋又硬，讓她有些不習慣，一

不小心就摔了。 
綠荷跟綠蓮幾乎是同時尖叫出「少夫人」三字，姜梓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暗暗喘

著氣，又發現了這身子的新弱點，動沒兩下就喘得不得了，這個柳定卉身體也太

差了吧？ 
叫喊聲引起書房那頭的注意，翟宇舜的大丫鬟映玉先尋來，看見姜梓然坐在地上

急問：「少夫人沒事吧？」 
姜梓然舉起手擺了擺，「沒事，休息一下就好。」 
見少夫人屈膝坐在地上，映玉猶豫著是否該喚大夫，這時翟宇舜從書房走了出來，

他在離姜梓然兩步之遙處停下，面無表情的看著她。 
「妳在幹麼？」 
「想跳舞，摔了。」姜梓然伸出兩隻手，讓綠荷及綠蓮拉她起來。 
「為何要跳舞？」 
翟宇舜的語氣跟臉一樣冰冷，讓姜梓然莫名聽了心裡來氣，但她又不能怪他，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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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著娶一個不喜歡的女人會開心？這樣想想心中的火也沒那麼大了。 
「我喜歡跳舞。」 
「喜歡卻摔成這樣？」 
她收回方才所想，他這個人真的很會惹火人！ 
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吐出，才回道：「喜歡的事不一定做得好，所以才要練

習。」 
「聽聞柳大小姐琴棋書畫樣樣不行，怎麼突然發憤圖強了？」 
對上他沒有溫度的黑眸，姜梓然不想理會他的酸言酸語，轉身就想回房，他卻繼

續朝她道—— 
「別想用些小伎倆讓自己受傷博取同情，我是不會心疼妳的，就算妳又叫來柳家

人我也不懼，甭想用權勢壓我。」 
本被他激怒的情緒緩緩平和下來，她回身瞧他，倒是覺得他有點可憐，他本不必

忍受柳家那麼久的，誰知道她會成為柳定卉，讓這段婚姻又延續下去。 
灼灼目光滯留在他的臉上，他卻讀不懂她的眼神，劍眉緊擰，他還未來得及開口

問，她就一語不發地進屋了。 
難道他的話真傷到她了？哼，傷到了正合他意，最好讓她後悔堅持要嫁進來。 
映玉站在翟宇舜身後，道：「爺，是否需要關心少夫人傷勢？」 
「不必，讓她自生自滅。」翟宇舜這話還刻意說得大聲了些。 
錦袍一甩，書房門一關，又是兩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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